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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近八旬老匠人房永良的记忆深处，始终跳动着一
炉窑火，那炙热的火焰，映红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962 年，15 岁的房永良到家门口的陶瓷厂——镇安
县永乐街道庙坡陶瓷合作社做学徒，从此，他的一生都与
陶器交织。其间，他见证了庙坡陶瓷最兴盛的 20 年，享受
过被陶器贩子供为座上宾的高光时刻，也历经了庙坡陶器
逐渐没落的灰暗时刻。

2002 年前后，苦苦支撑的几家庙坡制陶坊最终敌不
过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一个接一个被迫停产。曾经
的繁华湮没在风尘中，除了几处破败的窑址和一些残存的
陶器，几乎找寻不到那 200多年的制陶印记。

2012年 8月，庙坡陶器被列入商洛市第二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名录。

2023 年 4 月，在镇安县永乐街办党工委及县妇联、县
工商联驻村工作队的倾心帮扶下，庙坡村新一届领导班
子郑重提出复兴庙坡陶瓷的计划，希望通过宣传、保护、
传承、发展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擦亮“庙坡古窑”老名
片，打造集“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地+庙坡陶瓷技艺人才工
作室+陶瓷研学基地+乡村旅游”为一体的现代村庄，助
力乡村振兴。

“庙坡古窑，南山陶祖。复燃炉火，再写春秋。”

兴兴 起起

庙坡陶瓷年代久远，老一辈匠人告诉记者，有史书记
载，镇安县城东 10 公里处庙坡，古有制陶窑场，清乾隆三
十六年（公元 1771 年）由湖南宝庆府武冈州客民蒋、姜、陈
三姓人在此创始创造。据清光绪年间所编的《镇安县乡土
志》记载：“南（兰）酒坛，通省（销售产品）唯本境有之，百余
年来，独擅利益……瓦碗、瓦盆、瓦罐，运售邻封各厅、县，
销场畅旺。”可见庙坡陶瓷在当时的影响力之大。

这段荣光的历史在庙坡村也是代代相传。
庙坡窑场逐渐形成气候，发展为上窑场、中窑场、下窑

场三处，主要是家庭作坊式生产，手艺不外传，这一点陈、
姜两家的族谱上也有记载。到民国时期，蒋姓家族衰落，
只剩陈、姜两姓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政
府恢复生产的号召下，庙坡陶瓷业稳步发展，其中，陈厚
鼎、陈厚胜、陈厚策每年要烧制 30 多窑陶器。据说，有时
三四百名贩子在窑厂门口等待，争抢贩售产品。

1952 年，镇安县工商业联合委员会成立，庙坡制陶户
成为工商联会员，陈厚策、房照启、姜方国、姜方庆、贾方才
等 17 户个体制陶工匠自发组成互助合作社，合伙生产土
陶。1955 年，改为县办集体陶瓷合作社。1956 年 2 月，上
窑、中窑、下窑 19 户生产户实行公私合营，成立庙坡陶瓷
合作社。

陶瓷的制作、烧制技术，是工匠艺人在长期生产生活
中的发明创造，凝聚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具有
很强的实用性和艺术性。

房永良告诉记者，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陶瓷
原料是一种黏土，因其具有韧性，常温遇水可塑，微干可
雕，全干可磨，烧至 700 度可成陶器，烧至 1230 度则瓷
化，可几乎完全不吸水且耐高温耐腐蚀。“制作工艺为原
料加工、造型、烧制、上釉等工序。”房永良慨叹，从采泥、
粉泥、泡泥、打泥、拉坯、上釉、绘画、入窑烧制到出窑打
磨等，要经过十余项纯手工操作，才能生成一件自然拙
朴的陶制品。

早年间，陶器是人们腌菜、储藏、盛酒、盛饭的生活必
需品，经常供不应求。为此，庙坡陶瓷不断增加品类，烧制
陶碗、陶盆、瓦罐、陶坛、缸、瓮等多达 60多个品种。

传传 承承

房永良的一生，可以说是因陶而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房永良的父亲给陈家烧

窑，后来，还当上了陶瓷厂的厂长。受父亲的影响，1962
年，房永良去了庙坡陶瓷合作社做学徒。

他回忆道，才开始连泥巴都捏不稳，从做茶罐、盐罐再
到更大的坛子，整整学了三年才达到中等水平。厂里分工
明确，有专门上山砍柴的，有专门制作的，而制作的每个环
节都不简单。

先是要到山上挖土，用房永良的话说就是：“这种土多
呈灰色，叫页岩土，下点雨这个土就光（滑）得很。”挖回的
土用碾滚碾细，用筛子筛掉砂石，这才能加水和泥，再放置
个三五天来增加黏性，这期间，往往要穿着草鞋来回踩，让
干湿更匀净。

接着，就是最重要的环节——拉坯。“想做啥，碗、罐，
还是坛子，做大还是做小，得心里有数。等晾到半干的状
态还要用木槌子东敲敲西捶捶，确保器物通体厚薄一样、
高度一致，这比拉坯还难学，弄不好可能漏水，一件货要
捶 40 分钟，出的都是暗劲儿，没有三年是学不会的。”房
永良说。

等陶器干透，就可以上釉了，也就是用 80%的黄土加
20%的柴灰搅匀，抹上去晾干，烧制 16 个小时，晾冷之后，
才能拿出来，要是高温时取出来一遇冷空气就炸了。

连烧窑都有技巧，房永良接着说：“柴搭多了，就烧老
了，柴搭少了，害怕会漏水，直烧到釉子变亮才算好，至于
火候，也只能时刻守在跟前拿眼睛看。”烧窑的苦让房永良
唏嘘不已，近 100 度的高温长期炙烤，让他的脸上起了火
斑，有时草帽都烤着了，眼睛也受不了，长期晒不到太阳的
潮湿环境，让他落下了腰腿疼的劳伤。

从和泥到出炉，一个匠人要连续劳作将近 30 个小时
不能歇息，吃饭都是家里给送。“虽然苦，一般人还进不来，
因为培养一个人太难了，可能几年都不会带来效益，而且
在那个年代有指标才能招工。”房永良说。

最艰苦的年代，却是陶瓷业的黄金时代。昼夜不停、
加班加点地生产，却依然供不应求，每到烧窑时，就有贩子
闻声而来，守在火窑门口只待那些形式各样的陶瓷横空出
世。“生产的东西不够卖，为抢一个坛子，贩子们你拽半边，
我拽半边，有的都把坛子扯烂了。”说到这里，房永良讲了
一个趣事，“有一回，几个人抢一个酒坛，把一个老汉的大
腰裤子都扯掉了！”原来，这个老汉烧好了酒，却没有坛子
装，其他的又代替不了，老汉非要捡个坛子装酒，死活不丢
手，才闹出了这样啼笑皆非的场面。

这是属于庙坡陶瓷的辉煌，也是房永良和那个年代工
匠们的荣光。他们苦并快乐着，27块钱一个月的工资拿了
十几年，却甘之如饴、从不抱怨。

1986 年以后，国营企业实行私人承包制，房永良承包
了一个窑场，每年烧制 6000 来件陶器。然而，此时的陶瓷
业已是日落西山，做出来的东西没人要了，中间搞过技术
革新，可是没有成功。

对于陶瓷业的没落，房永良有自己的见解：“土陶叫塑
料、玻璃、铝制品给代替了，传统手工生产的陶瓷比较粗

糙，有时还有些漏水，另外，柴贵了，成本
也提高了，人嫌贵都不愿意买了。”

2002 年，房永良的陶瓷厂因市场需
求变化，暂停生产。“捏了半辈子的泥巴，突
然失业了，我还能干啥？”房永良迷茫了。

此后，由于生活所迫，房永良下过煤窑，去
过建筑工地，当过保管员，然而，每当午夜梦回，
他总会想起那个窑火通明的年代，有个遥远的声
音在召唤着他，那是瓷器碰撞的悦耳之声……

复复 兴兴

1 月 1 日，记者快到庙坡村时，导航定位显示的是
“下窑场”，苍茫的大山里，这个保留至今的老地名，仿佛
在诉说着不甘与等待。

2023 年初，伴随着春天的萌动，庙坡村新一届村委会
班子也在酝酿着一个计划：复兴庙坡陶瓷，让古老的陶瓷
文化成为乡村振兴的一个亮点和突破口。

听 闻 这 一 消 息 ，房 永 良 比 任 何 人 都 更 激 动 ，他 自
告 奋 勇 地 担 负 起 指 导 年 轻 人 、修 复 老 窑 的 重 任 ，并 且
做 起 了 庙 坡 陶 瓷 的 义 务 讲 解 员 。 年 轻 姑 娘 褚 桂 荣 也
辞 去 了 外 地 的 工 作 ，回 到 家 乡 刚 创 办 的 陶 瓷 工 社 ，利
用 所 学 的 美 术 专 业 ，在 陶 瓷 品 上 描 绘 镇 安 的 山 水 美
景、花鸟虫鱼。

宏伟蓝图的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执行团队：庙坡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涛，是复兴庙坡陶瓷的发起
人。庙坡村副主任姜恭祥，是庙坡陶器非遗传承人，他出
生在庙坡陶器世家，师从其叔父姜继安，成为复兴庙坡陶
瓷最坚定的支持者。庙坡村专职委员刘国强、村监委会主
任黄全玉也都是自小受陶瓷文化的浸染，对这个古老的工
艺有一种特殊的情怀。

不止于此，庙坡村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源远流长的
制瓷技艺，也让王涛信心满满、如数家珍：

陶瓷技艺赖以产生的核心之一，是当地有大量富含矿
物质的白色黏土，且全县其他地方比如高峰连家沟、柴坪
东瓜也有这类原料，足以支撑庙坡陶瓷业再次振兴。

庙坡陶瓷采取纯手工制作，工艺技术流传至今。制作
陶器的主要工具，如车盘、打头、刮板、拨杆、包沿布和原料

加工所用的碾磙、泥叉、筛子等工具保存完好。
庙坡陶瓷传承人有十余人，原料挑选、加工、制作、造

型、烧制、上釉等工序全部保留了下来，全村可从事此项
工作的剩余劳动力有 218 人，通过培训实践，就能成为熟
练工。

王涛带领村“两委”成员多次赴安康、西安、景德镇实
地考察，学习陶瓷新工艺、新文化内涵、新经营模式，并争
取县级重点帮扶村项目支持，“目前，我们已建成陶器博
物馆，打算再建一个陶器体验馆，复修土窑一座。”王涛
说。他们准备发掘过去上、中、下三处火窑遗址，恢复传
统的龙窑柴烧形式，并且，将传统陶器的实用功能适当转
化，研发一批具有一定实用功能，更多的是展示技艺、馈
赠礼品、休闲养生的陶艺器具。“比如，将传统的器型小型
化和工艺品化，用陶土生产时下最为流行的围炉煮茶所
需的茶炉和茶罐等。”

与此同时，他们还将充分发挥陶瓷工坊的研学功能，
组织学生体验陶艺制作，感受传统工艺的奥妙；开办陶艺
夏令营，系统性的教授青少年学习陶瓷技艺；为县内外书
画、雕塑爱好者提供平台，供他们制作、绘制自己的产品，
并帮其完成烧制。

“通过建设陶艺展馆和研学基地，发展主题度假民宿，
进而打造陶艺作坊村，同时结合尧柏水泥、表功铺公园等
地标，串点成线，打造一条工业旅游、文化体验一日游线
路，这是县、镇对我们村的发展定位。”王涛说。

庙坡古窑 再写春秋
本报记者 肖 云

丹 凤 县 船 帮 会 馆 花 戏 楼 ，号“ 秦 镜
楼”，为“神州三戏楼”之一，其样照悬挂
于国家大剧院之东壁。花戏楼与平浪宫

（亦称明王宫）为前宫后楼的连体建筑，
自清嘉庆二十年（公元 1815 年）始建，历
经 嘉 庆 、咸 丰 、同 治 三 世 竣 工 ，迄 今 已
200 多年。

花 戏 楼 俗 称“ 花 庙 ”，前 楼 后 阁 ，全
木结构。楼顶青瓦重覆，主楼为歇山式
殿宇，九脊十兽，八角九翘，檐牙高啄，
勾心斗角，雕龙镂凤，翼然欲飞。脊顶
中 央 竖 彩 陶 葫 芦 宝 顶 ，檐 下 为 板 拱 结

构，空巢倒扣，鱼龙出头，鳞次栉比，错
落有致。

戏楼中额悬“秦镜楼”立匾，正面主
额横匾题书“和声鸣盛”，左右为一副木
雕组画楹联。此木雕组画楹联，远观似 8
个字，近看是 8 幅画。据《丹凤县志》记
载：“‘和声鸣盛’巨匾两侧有组画拼成楹
联一副，然惜今已无人破译。”这 8 幅画组
成的楹联究竟是什么内容？上百年来无
人能解联。有人曾将此联拍摄放大，送
到权威机构，请专家、教授研究破译，至
今无果。

由周建政主编的《丹凤传统古建文化
传承》丛书中《会馆建筑》一册史料翔实、
图片清晰，为破解古联之谜提供了方便。
几年来，笔者时常翻阅书册，面对谜联苦
思冥想，目尽毫厘，心穷筹策，有时浮想联
翩，夜不能寐，最后从辨识组画开始，企图
寻找破译之法。

这副谜联上下联各四幅木雕组画，画
中人物源自天官赐福、春官送春等神话故
事。笔者想到汉字作为表意文字，象形是
其中一种很重要的造字方式，来源于图画
文字；民间也有以花鸟鱼虫作为文字的笔

画和偏旁部首的花鸟画、龙凤画。于是将
这些人物形态作为表意素材，用作篆体汉
字的笔画和偏旁部首，借形寓意，一画一
字，联字成句，组画成联。

这运用的是回溯法，即从人物画的艺
术造型入手，选择最接近图画的古文字篆
体（异形、甲骨文）来回溯推敲，再从篆体
字解析出繁体字，最后变“篆”为“楷”，由
繁及简，推论此副木雕组画楹联为繁体篆
书“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家之言，仅供有
识之士参考。

丹凤花戏楼木雕组画楹联究竟是啥内容丹凤花戏楼木雕组画楹联究竟是啥内容
余余 英英

褚桂荣展示她绘在瓷器褚桂荣展示她绘在瓷器
上的山水美景上的山水美景、、花鸟虫鱼花鸟虫鱼。。

各种用途的陶器坯体各种用途的陶器坯体

房永良在用古法制作陶器房永良在用古法制作陶器


